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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振明專訪 

學習藝術歷程  
    談及印象中引導自己踏 
進美術這條道路的最初記憶 
，李振明說是小學約莫二三年 
級時候參加的一場美術比賽。 
他表示自己在小學就對美術有 
一定的興趣，突然被美術老師 
告知要去參加比賽，這讓當時 
的李振明感到相當雀躍，而他最終也有不錯的表現，其作品在賽後被

展示於學校公佈欄，那時候，他經常會在放學時故意繞路到穿堂去看

自己的作品。也因為這樣一個美好的記憶，李振明從國小國中一路上

來，不管做學藝股長或者幫學校做海報，在美術這方面是漸漸投入了

較多興趣與精力。 
    繪畫對當時的李振明而言純粹就是興趣，當時的他還沒有想過要

當個畫家。國中畢業要考升學，除了因為書唸得還算不錯，同時考量

家裡經濟狀況較不優渥，他因而選擇了師範學校就讀，又由於家住嘉

義，他便就近選擇了嘉義師專。在嘉師唸書的那段期間，李振明也是

基於興趣，主要選擇了美勞組從事美術教育方面的學習，而最終他是

以同屆男生中第一名的優異成績畢業。從嘉師畢業要登記分發學校

時，李振明選擇分發至台北，他心想在台北可以再升學的機會比較

高，到台北算是他當時的一大心願。 
    初到台北時的李振明是在板橋新埔國小教書，而在教學過程當

中，他同時也負責台北縣美勞教育輔導團的一個工作，因為這樣一個

工作，讓他在當時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板橋文化中心所推動的一些藝

文活動。在板橋教了一段時間之後，李振明考上了師大美術系，從美

術系畢業後他又接著去研究所就讀。當時的教育局是規定要念研究所

是必須辭職才能去，那時基於自己一股學美術的興趣，李振明毅然把

老師的工作辭掉，另外也是因為當時政府對於老師的培育是採取一種

計畫性的培育，當時就沒有像現在有那麼多的流浪教師，「想說反正

唸畢業只要成績不錯應該是可以再考上當老師的，所以那時候就把它



辭掉了｣。 
    研究所畢業後，李振明便到台中技術學院去教美術設計，事實

上，其個人的興趣是偏向水墨創作的，會選擇教美術設計僅是由於當

時水墨相關的老師缺額比起美術設計較為少，同時自己也具備設計專

長。他後來也在台中技術學院教了十一年，台灣的美術設計創作就是

在那時從桌上的徒手操作開始切換到電腦繪圖，「當時見證了台灣整

個美術設計從原來的徒手操作，到我要離開台中技術學院，那時台灣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的設計工作都轉型到電腦｣。 

李振明成長過程中學習美術的歷程當可說是見證了台灣整個經

濟的轉型與發展，期間人人對於學美術的看法，也由原來認為會餓肚

子，慢慢地看見其中發展的可能。在李振明大學畢業那時候，國內剛

好有辦所謂雄獅美術新人獎，那是當時國內一個非官方的美術競賽，

有較多年輕人去參與。李振明在他大學畢業那一年就得到雄獅美術新

人獎首獎，他敘述那時正好也是台灣藝術市場最蓬勃的時期。在那一

段台灣藝術市場蓬勃的時期，賣畫情況算是相當熱絡。在這樣一個美

好時代，他所面臨的是，念完研究所之後，必須就去教書或者當個專

業藝術家兩者間做出選擇。 
如同先前所述，李振明在研究所畢業後是選擇到台中去教書，他

表示可能因為自己是念師範體系會認為還是有必要先求得一份比較

穩定的工作。事實上，他是相當慶幸自己當時選擇了教書而非純粹當

個藝術家，因為在民國 77 年左右，台灣的藝術市場開始隨著台灣股

票暴起暴落，導致最後台灣藝術市場變得不像他畢業之以前那麼熱

絡，直至目前，台灣的藝術市場好像還是沒有太大起步。 
靠努力獲得肯定 

談到家人對其學習藝術及從事藝術相關職業的看法，李振明表示

起初父母並不是很贊同他的興趣與決定。如同當時多數的家長，會認

為學音樂的孩子不會變壞，卻認為學美術的孩子會餓肚子。尤其李振

明是從事水墨創作，「還記得那時候在家裡畫水墨的時候，爸媽還是

會認為說『一張畫畫得這樣烏漆嘛黑的，怎麼不把它畫得像嘉義公園

旁邊那些聾啞的畫家畫出來那麼豔麗的畫作？』｣父母擔心這樣的創

作是否真能成為李振明未來生活的依賴。 
「一般父母都會希望子女至少在經濟生活上面是比較沒有顧慮



的，不論以前或者現在的父母，這個大概是一般對學美術會比較擔心

的部份。｣然而，李振明進一步提到今日台灣經濟轉型，從以前認為

的台灣勞動力來自於加工廠密集廉價勞力，到後來台灣高科技轉型成

功後，產品的附加價值越來越受到重視，即廠商會希望產出的產品、

作品在透過美術相關的加持跟設計之後，能夠讓產品有更高附加價

值。也因此，「當今學美術的人多了一些發展機會，不見得學美術除

了當美術老師之外若沒有辦法當一個所謂職業畫家就一定會餓肚

子，所以雖然早期的父母會顧慮到這一點，但是慢慢的也發現說未

必，行行可以出狀元！｣ 
在一路成長的過程中，憑著不斷與父母做溝通以及為了讓父母看

見自己在這領域的成長所付出的努力，李振明的父母最終也尊重了他

的決定和選擇，他讓自己的父母發現學美術的人未必不能出頭天。「用

自己的努力去證明說選擇這條本來會有疑慮的路，只要你努力，還是

會有成功的一天。｣ 
    李振明用幸運兩字形容自己在藝術領域中的成長與發展，他這麼

說到：「覺得起來還算是相當幸運，從一個嘉義鄉下的小孩，慢慢成

長、到台北來發展，那現在自己努力的成績也獲得肯定，回到母校，

當了教授，在今年八月也被系上老師選上當系主任。｣ 
獨創表現的重要性 
    談及心目中認定好的藝術創作所該具備的條件，李振明強調，一

件作品是否具有個人辨識度在當今會是關鍵所在。不同於於過去認為

的「學藝術一定要像蓋房子一樣，得在打好穩固、寬闊的地基後才能

去蓋高樓」，所謂金字塔的概念，即一定要把基盤拓寬一點才有辦法

將金字塔堆高；然而，在進入新世代之後，蓋藝術領域中的摩天大樓

似乎不見得要把基盤推得很寬，照樣有可能蓋起比金字塔還要高的高

樓，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說，「要是你能在自己的專業定點上面

好好往下紮根，只要根紮得深，在這個定點上面還是有辦法讓你自己

努力往上拔起。」 
    李振明認為雖然初學藝術的時候在繪畫方面仍不免需要具備一

定的再現與表現能力，但是屬於作品裡面的創意、個人的獨創性與辨

識度這部分，在當代會是更重要的一個需求，恐怕很難單純憑靠努力

就達到自己所期望的成績。人家說成功是來自於百分之九十九的努力



加上百分之一的天才，然而李振明認為，在美術創作這個領域，你能

不能成功反倒是取決於你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才，需視自己到底有沒有

這樣一個天份。這樣的想法來自於他三十幾年美術教學的過程與經

驗，他簡單提到在班級裡面經常能夠看到某些學生真的表現得很優

異，在學期末也真的會想給最高分，然而對於這些學生卻不免有所疑

慮，其若是打算一輩子發展下去，具有一定的藝術造詣雖可期待，卻

恐怕未必能竄起。 

    「所以，在美術這個區塊很特別的一點就是－所謂與生俱來的這

些天賦的能力，恐怕才是決定最後是不是真的有辦法變成頂尖傑出的

人。雖然從事美術教育工作應該更加肯定後天的學習，但事實上真的

是這樣！」自我風格對於從事藝術的人是滿重要的，在美術創作這個

領域所創作出來的作品，是不是有辦法出類拔萃？是不是能在同儕中

顯現自己作品的不同？個人獨特的辨識度，在當代變成是尤其需要去

追求的。  

作品風格與特色 

     細膩與畫面形式結構的強調算是李振明作品風格的兩大特色，

其風格中的細膩就李振明所言是來自於他習慣細心處理事情的性格

與態度。在他作品的畫面中，尤其水墨創作，經常可以看到比較強調

意象組構這樣一個表現的方式，而這般特色則是來自於他的藝術學習

歷程與經驗，其早期美術設計教學工作是有著深深的影響。 

    至於題材選擇方面，對生態環境關懷的強調亦成為李振明作品特

色之一。李振明從嘉義師專畢業到板橋從事教育工作的那段期間，台

灣的環保意識正好抬頭，對生態環境的重視變成一個普世的價值。當

時李振明住在華江橋附近，每到秋天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大群的雁鴨飛

到華江橋下的泥灘地，他會溯著華江橋下的那些泥灘繼續往出海口地

方到達關渡河口去參與一些賞鳥觀察的活動。事實上，李振明在台灣

水墨畫圈的崛起是由於大學畢業時參加雄獅美術新人獎獲得首獎的

那件作品，而那件作品正是他當時利用假日到關渡去做賞鳥的一種經

驗轉換所創作出來，及跟台灣生態相關的一個表現。 

環境創造英雄，英雄創造時代 

    李振明表示，一個文化人的成長歷程當中，環境社會對其所造成

的影響恐怕是難以避免的，一件作品要能成功，有時會需要掌握社會



發展的脈動。李振明的成長歷程正好經歷台灣整個經濟高度發展，從

開發中國家轉型成已開發國家，而慢慢台灣經濟力的展現在世界上也

是有目共睹。但過度的開發造成了環境的破壞，直至破壞之後開始引

起人們對於生長土地的重視，也才關注起土地上一些生態環境的轉

變，就好比今年八八水災大家對於台灣過度開發土地所造成的反撲也

是做了一些反省。李振明認為一個創作者要能把個人在生活當中的感

受轉換成為作品，才會讓其作品更為深刻，而不是讓人看來無病呻

吟，這是他個人創作所堅持的部份，而對生態環境關懷正好是他生活

的切身體驗。 

    人畢竟是生活在社會環境之中，因此不可能自外於環境而存在，

所以一個藝術創作者可能在受到環境的一些影響之後，再將個人的感

受轉換成作品的一個養分。然而，若一個創作者只是在這個潮流當中

去做一種直接的反應而已，那恐怕會喪失掉一個創作者獨特的觀察與

批判。究竟是環境時代去創造了英雄？還是英雄去創造了時代？李振

明這麼說到：「一剛開始的確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環境，所以會孕育出、

培植出來這樣一個英雄，但是最後當你從這個環境中真正的去發光發

熱之後呢？要能回過頭來去影響這個社會、這個環境，那才是真正的

成功者。」所以一個藝術的創作者，最後恐怕不能只是隨波逐流而已，

一個好的創作者必然會在掌握時代脈動當中去產生個人的一種獨特

詮釋，而這獨特詮釋方式最後也會轉換成個人的作品風格，又作品的

風格將可能再去影響下一波新世代的創作，「我想，這才會在整個美

術發展當中形成契機」。 
對水墨的特殊情感 

台灣的水墨創作環境在前面的幾年是受到壓抑的，因當時整個社

會的氛圍一直在談論水墨是來自於中國大陸，甚至認為水墨是大中國

的東西。李振明則針對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覺得若要論及現在存在

於台灣的各類繪畫創作畫種，除了原住民的藝術之外，最早進到台灣

這塊土地的，應該還是水墨這個創作媒材，故水墨恐怕才是原民藝術

外台灣藝術的先住民。 
   會特別鍾愛水墨這個部份，李振明拿使用筷子的傳統與習慣作比

喻，「就好像我們現在出去吃飯，有時候也會吃西餐、用刀叉，但最

後比較習慣的還是拿起筷子來吃飯、夾菜。」他認為水墨創作就好像



自己拿筷子一樣感到特別親切。在台灣整個美術發展當中，水墨應該

是相當值得去探索的部份，並不能說因為來自中國大陸就認為是大中

國的東西。此外，若以文化論文化來說，台灣文化事實上也難以從華

人文化或者所謂漢文化部分中切割出來，有鑑於此，李振明會一直堅

持水墨創作下去。 
當代水墨的強調 
    水墨創作中，李振明又特別強調當代水墨的概念。為什麼會特別

強調「當代」水墨這部份？李振明以他初學水墨的一個小故事作解

釋。故事是發生在青少年時李振明還住嘉義的時候。過去水墨主流還

是畫山水，有次李振明畫了阿里山，畫完之後拿給老師看，老師告訴

他山路上必須要有點景人物才會使整個畫面較有神，當時他畫了一個

背著登山背包的登山客，老師卻跟他說那不入畫，並要求他再畫一

張，老師要幫他畫一個點景人物供其參考與學習。在李振明重畫並交

由老師幫他畫上點景人物之後，老師卻幫他在畫面畫上一個穿著長

袍、拿著柺杖並帶著一個書童的老人在涼亭邊。當時的李振明就問老

師說：「我去登山從來就沒有看到這樣一個仙人，我明明都是看到背

登山背包的登山客，為什麼非要畫一個古代人在裡面？」那時老師只

對他說：「這才入畫，畫山水就是要這樣!」 
等後來李振明從嘉義到台北發展時，開始有跟著去做賞鳥的一些

活動，並把這樣一個生活感受做為水墨創作表現的題材。他也開始覺

得說，如果要讓水墨創作能夠跟時代做契合，恐怕不能再讓水墨回到

過去只是強調舊時文人品味的創作形式而已，應該還是要跟當代生活

產生契合，也就是說在故有媒材中，如何讓故有媒材產生新意、產生

跟時代脈動相呼應的新氣息，恐怕才是讓水墨能繼續長遠發展的一個

契機。李振明認為如果讓水墨一直活在舊的時代當中，水墨最後將慢

慢失掉其生命力，而這也正是為什麼他的水墨創作會強調要在畫中表

現當代精神的部份。 
實驗性技法表現 
    在李振明的作品中，經常能看見實驗性的技法表現。他分析傳統

水墨當中，不論畫山水或花鳥，就算有到不同的地方做取材並將相關

繪畫資料一同構成畫面裡面的元素，但整體畫面看來，仍是合理情境

的營造。然而現代人所存在的生活情境似乎跟舊時的文人或說農耕時



代大不相同。在當今的工商、科技時代裡，訊息的切換與轉變明顯比

以前還要快速，針對此，李振明拿看電視這樣的生活經驗做舉例－現

代人在看電視的時候，很少是會一整個晚上就只定在一個頻道做收

看。不管看的是哪個節目，通常一看到廣告或者沒興趣的部份大概都

會拿遙控器將頻道做切換，「這些訊息的捕捉跟舊時代恐怕是相當不

一樣的」! 
    以前認為戲劇要遵守所謂三一律，即戲劇必須是一個事件在一個

時間、一個地點去做描述，觀眾才有辦法去感受、去接受；可是反觀

當代一些新的戲劇，經常會做快速的跳接，但這似乎沒有影響現代人

對訊息的感受，人並不會因為跳接而感到訊息錯亂，即現代人在掌握

訊息時，常常並非蓄意，而是隨機與非計畫性的。李振明就是將這般

時代脈動的概念轉換並融入至水墨創作中，其畫面中一些視覺因子傾

向做一種比較個人主觀的組構，而技法部分也不再因襲歷代水墨畫家

所整理出來一些處理山水肌理的皴法。 
    傳統的皴法是過去畫家在觀察後，再將自己觀察的結果轉成畫面

的一種詮釋，李振明認為，現在的創作者當自己再重新透過觀察自

然，去發現與實驗出更貼近個人以及個人所處時空的新詮釋方式。李

振明舉一個例子是－在古代的水墨畫中所看到的經常是像太行山的

那些山石肌理，可是在台灣，大部分的山是被植物所覆蓋，很難得才

看到岩石裸露的山，「如果說一個生長在台灣的創作者，沒有辦法透

過對環境的感受去讓原來的水墨材質產生一些新的詮釋、新的意義的

話，那水墨在台灣的發展最後恐怕還是會像台灣早期水墨都被批評為

閩習」。 
    李振明認為水墨要能發展，必須讓其在新的時代能夠產生新的意

義。他進一步提到說技法的使用原是為了詮釋作品，然而明清之後，

畫山水時卻演變成不需要去面對山水，而是在畫室裡面靠著老師教授

各種技法，然後再用特定皴法去畫石頭、畫山、畫樹枝等，最後再把

它組合成一個畫面，或說今天把這座山從左搬到右，再把樹從右搬到

左，竟然就又創作出一張畫作，「也因此當時水墨會被人詬病說是一

種符號化、模式化的創作，不禁讓人懷疑起這樣的創作，其生命到底

在哪裡？」所謂生命會為自己找出口，但如果是不斷在原地打轉，恐

怕這個出口是很難找到。 



    反觀台灣的一些通俗文化也是做了相當程度的時代因應。例如布

袋戲從野台到電視台的霹靂布袋戲、野台歌仔戲到明華園歌仔戲，而

這樣的轉變在藝術領域其實算是世界的潮流。藝術是不是必然走向越

來越小眾？藝術是不是會越來越讓人看不懂？回答這些問題前，應當

先問藝術距離個人的生活是否越來越遠？李振明的水墨創作，粗看不

同於以往的山水畫中有山的脈絡、小橋流水人家，或說畫的是荷塘月

色就畫荷花、池塘、蜻蜓和水鳥，其畫面中元素(比如其畫作中常見

極致寫實的佛像、水鳥、石頭、動物骨骸、以及金箔、墨暈與線條等)
的安排不少是因為主觀的需求，然後把這些細緻刻劃的視覺因子做一

種屬於個人創新的畫面詮釋，而這些安排正是他的生活經驗反映，即

先前提到感受現代人與過去在掌握訊息方式上的不同經驗，既實徵又

弔詭。李振明的水墨創作看似多了一份屬於個人隨興地實驗與嘗試，

但因為其細心、細膩的個性，最後仍會試著將畫面裡面看來比較跳接

的符號，透過個人去做一個有主觀意識的安排，他並且期望這般風格

能夠形成未來水墨一個新的發展趨勢。 

      
   李振明，《魚與貝 C》                       李振明，《綠光祭》 



 
李振明，《對觀之二》 

轉向精密寫實 
李振明的水墨創作在受到鄉土寫實風氣影響後走向精密寫實道

路，這樣的創作經驗與概念經轉換之後，一直延續到他今日的創作。

大約七零年代時，台灣興起所謂鄉土寫實，即本土意識的抬頭，而在

那之前校園民歌運動的風行也就是基於這樣的概念，其意義在於台灣

新一代知識份子開始從崇洋媚外慢慢轉變為去關心自己腳下這塊土

地，這部分在文化圈裡是以文學界發展最為蓬勃；至於在美術圈裡，

則是以水彩發展最為明顯，當時水墨在那樣一個環境之下也不免有部

分創作者轉向鄉土寫實，創作者可能帶著相機到鄉下拍攝一些土角厝

或殘破農舍的某個角落，回到自己工作室後將捕捉到的影像，透過幻

燈片或相片作為輔助，再來做一種比較精密的描繪。李振明坦言當時

的他也難免有著相類似的創作經驗。 
雖然李振明最早切入學習的是水墨，現在也是個水墨畫家，但在

師大唸書的那段期間從事水彩創作反而是比較多的，當時有見於著名

水彩創作家都投入鄉土寫實，他才因此跟進這般潮流。不過他表示自

己並不後悔當初有過的這段經歷，所謂「凡走過必將留下痕跡」，這

些創作經驗也確實出現在他後來意象組構式的創作中，即將那樣的一

個表現技法做了轉接與融入。 
關於李振明的畫作 

和一般習畫者相同的是，李振明在初學時也是花了不少時間進行

打基礎的工作，免不了傳統對自然的取法與學習，因此在李振明比較

早期的水墨創作當中，也能發現不少單一場景式的山水描寫，即所謂

框景式的描寫。越到後期，其意象組構的創作方式漸漸變多，也才慢



慢塑造出屬於他個人作品的獨特風格。其中意象組構式的創作是指以

意象為主，而畫面裡面所描繪的符號、視覺因子可能會用一種主觀的

方式去組織構成。 
至於題材選擇方面，對於土地關懷與對生態的重視一直是李振明

畫作中的主要描寫。著名代表畫作如目前仍放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

廈入關處的《侯鳥祭之三》，很多他的朋友出國回來，在經過並看到

那張畫作時，會打電話跟他說「在那張畫面上方中央所出現的一個菩

薩頭像，以及旁邊對稱安排的一些鳥蛋、金箔，這些看來無非是對於

台灣環境一種祈福的暗示」。李振明希望透過其畫作，能表達出對於

台灣這塊土地在高度經濟發展下仍能永續發展下去的殷切期盼。 

 
李振明作品，《侯鳥祭 之三》， 

目前陳列於台北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系列作品的呈現 
    今年，在李振明的個展中有所謂潮間帶系列的作品，這些亦是他

基於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關心所創作出來。他認為台灣沿海地區有很多

的潮間帶(即河海交界泥灘地部份)，是可以當作一種環境指標的，假

如生存在潮間帶的小生命越來越少、越不容易在那裡生存時，同時也 
是在告誡生活在周遭土地上的人類應該更加去關注這塊土地的保護。 



 
李振明，《潮間帶系列－萍綠》 

    李振明的許多作品是以一系列的方式去呈現，他習於定下一個議

題去創作、去關心。在今年的個展中有另外一系列作品－寧靜與騷

動，在這個系列當中出現了轉換成石頭樣貌的台灣圖騰，而這一系列

所呈現的是對台灣發展的一種反思。 
                           

                                            
李振明，《寧靜與騷動－串串紅》         李振明，《寧靜與騷動－一掛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某些作品中會將台灣轉化成蕃薯的樣

貌，例如《蕃薯與百合系列一》、《虔誠祭台系列一》以及《萌發的可

能》，這些主要是在表達台灣蕃薯意象，即台灣有句俗話所說「蕃薯

不驚落土爛，只求枝葉代代湠」－蕃薯頑強的生命力，即使是將它丟

在牆角或沙土上讓它慢慢乾扁，但是它終會再次發出新芽，又繁衍延



伸出新的生命來，這就好像台灣這塊土地的精神，也好比生在台灣的

這群人一樣。台灣的祖先當時從大陸渡過黑水溝來到台灣，即使面對

困頓環境，最後仍是綿延出台灣的這些世世代代來。 

                                   
   李振明，《萌發的可能 A》                李振明，《虔誠祭台系列一》 

    除了蕃薯的意象，在《蕃薯與百 

合系列一》這幅作品中，另外出現 

的百合花，則是台灣原住民圖騰的象 
徵。 
論水墨市場價值與發展 
    李振明曾多次參加國內外重要聯展， 
談到東西方對水墨創作觀感上的差異， 
李振明說西方人在看待東方水墨時，至 
今仍是帶有神祕的聯想。從戰後以來， 
台灣的美術教育大部分是以西洋繪畫為 
主調，從小學國中一路上來大概都是這 
樣，這是西方強勢文化為主導的趨勢。  李振明，《蕃薯與百合系列一》 

雖然說藝術應該是一種國際語言，理當沒有國籍或民族的限制，但事

實上，西方人在看待東方的水墨畫恐怕還是很難真的很深入掌握其精

髓。反觀台灣裡面一路學習美術上來的美術創作者，一般而言主要也

是以西方媒材的創作為主，所以大部分的人恐怕去接受西洋的東西還

是會比接受水墨還多。然而，這樣的情勢是可能隨時代改變的。 
    李振明講述到：「隨著大華人區的抬頭，在接下來的二十一世紀

當中，東方水墨是不是有可能因此而崛起將是相當值得期盼的。」戰



後世界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紐約，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會漸轉到亞洲地區來，或許那個時候的東方水墨畫就能夠重新讓世界

用一種比較清晰的角度去切入、去認識。另外，隨著政治力經濟力轉

移到亞洲，基於東方國家不大可能把西方媒材的繪畫作為自己國家的

代表畫種，「每家人總是希望把自家最好的東西拿出來讓大家認識」，

所以在這樣情況下，東方水墨的抬頭恐怕會是必然的。當地球村的觀

念越來越普遍的時候，增進彼此的認識與了解是必要的，而到了二十

一世紀，水墨在整個國際舞台被重視、尊重的機會將是樂觀的。 
一貫的創作計劃與目標 

看回台灣本土的水墨創作，李振明認為如果要讓台灣水墨畫在華

人水墨圈內佔有一席之地，必須能在畫作中突顯台灣這塊土地的特殊

之處，他以去年在台風行的海角七號電影為例，該電影之所以成功，

某部分也是掌握了這樣的概念。而目前水墨在台灣所受到的壓抑已明

顯比過去減少許多，台灣水墨創作者當可趁勢發揮。 
「畫作要能掌握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特殊文化現象或反映一

些社會現狀，才有辦法避免台灣水墨畫在未來東方藝術重新崛起時，

在美術發展史中被貶為中國美術的一個邊陲。」如何去凸顯台灣自己

的特色會是接下來台灣當代水墨去努力的一個方向，而李振明自己在

未來也將持續為凸顯台灣特色的水墨創作努力著! 
休閒對創作的意義 

創作之餘，旅遊是李振明最為喜愛的休閒活動。不同於一些人

所認為的「行萬里路，讀萬卷書」，對李振明而言，旅遊純粹是為了

「放下」而非做功課，即不一定非要從其過程中得到創作靈感不可，

「把旅遊當作工作畢竟是辛苦的」。他進一步說明放下的概念並不是

全然消極的，「當你把自己放下來、無牽掛的時候，這些旅遊可能也

是為你下次再出發的一種充電。」他認為不帶著目的性、純粹的旅遊

對於自己未來的創作，反倒是有更深遠的影響，而不僅止於是一時的

創作題材來源與展現而已。 
藝術教學工作 

雖然有些人會認為說藝術家就應當做個純粹的藝術家，就是教學

的工作都必須停下，然而，這要在目前台灣的環境執行起來恐怕還是

有其困難之處。李振明認為，今日他能夠一面從事藝術創作、一面從



事教學的工作，已經感到相當滿足了，何況藝術創作與教學兩者之間

還是可以教學相長的。他尤其強調能回到母校台師大美術系從事教學

工作的幸運。 
這個目前還是國內美術相關科系龍頭老大的學校，要能考進師大

美術系的同學，在每一年大學術科考試的五六千人中，大概是要排名

前一百的學生才能進來，正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樂也。」這

樣的道理，「因為教學而獲得心理上的回饋，正是在工作之餘感到最

值得安慰的地方，當學生有傑出表現時，老師也是跟著與有榮焉。」

從同學成就中去分享當中喜悅，是李振明對於在師大美術系任教感到

最為欣慰的地方。 
中、小學的水墨教育推廣 
    對於中小學水墨教學落實的方向與建議，李振明認為教師可以嘗

試用一種遊戲性的方式帶入。他指出，在過去，大家會認為畫水墨是

件老掉牙並且麻煩的事情，但是李振明相信，要是能夠讓國中、小的

學生從遊戲中學、從興趣中學而不是帶著過大壓力來學的話，是可以

使水墨畫在基礎紮根的工作上有更大的成效。以前學習水墨會被認為

說是在復興中華文化，「但如果要把這樣一個重大使命感一直扛在肩

上，會變成是背負相當大的壓力」。 
    李振明建議可以將做法放在「讓水墨在學生眼中看來就是一種創

作媒材而已」。他再次拿餐具使用的例子做說明，「就像使用吃西餐的

刀叉時，因為能夠一邊切一邊叉，會讓人覺得它很方便，然而華人所

使用的筷子在中餐桌上，幾千年下來，也沒有覺得有什麼不方便，甚

至於變成是屬於華人生活的一部份，今天如果有西方人想學華人拿筷

子吃飯，不論怎麼學，看來就是不大自然。事實上刀叉與筷子，是各

有其方便之處的」。李振明認為，過去國中、小水墨教育推廣上的困

難與阻礙可能只是因為從前水墨被認為是跟時代有點脫節的，倘若今

後在教學過程中，從小就讓學生覺得水墨不過是種創作媒材，它也有

好玩、新鮮之處的話，從這樣慢慢帶入，當有機會使未來國中、小學

的一般學生也對水墨畫產生興趣，甚至去做發展，如此將不同於當今

大多數的水墨創作者都是在大學唸了美術系之後，是因為選擇才去做

比較多的接觸與創作。 
給美術道路上青年學子的建議 



談完自己的經歷，李振明不忘提醒今日尚在美術學習道路上奮鬥

的學生，在求學過程中當要比一般學生更懂得多元學習。今日整個台

灣的藝術市場並不是那麼蓬勃，很多美術系學生對於進入學校去當美

術老師這般工作的期待可能還是比較多一點，然而現在師資培育亦不

同以往是計劃性，反倒採取比較自由開放的，師範體系已不是唯一培

養師資的地方。在求學過程當中多去具備幾把刷子是必須的，僅管畢

業後不一定有機會當老師，還是可以從事美術產業相關、文化創意相

關抑或美術加值應用相關的工作。 
李振明尤其希望將自己曾經努力過的這些經驗，分享給台師大美

術系上學生，「雖然台灣這幾年的經濟在轉型與發展後讓師大美術系

的學生不再必然能百分之百去當美術老師，但是真的期盼這些學生仍

能持續其美術創作的理想」，當然，李振明進一步說到：「要去追求理

想還是需要先把自己的經濟掌握一定的穩定狀況，雖然追求理想是一

件很美好的事，但是如果生活工作沒有穩定的話，創作仍會是條長遠

辛苦的路。」 
對社會藝文環境的期許 

當今台灣整個社會環境或說政府部門紛紛倡導文化藝術，開始重

視起所謂「軟實力」的部份，事實上，不光是台灣，全世界也都認為

這樣的軟實力是不容小覷的。可惜的是，當今台灣在文化藝術這部分

還是比較強調在經濟效益上。藝術創作者畢竟也要生活，全世界文化

藝術的發展恐怕還是無可避免要藉由公部門的一些有心推動，隨台灣

慢慢的發展，大家也的確漸漸關注起這部份，但這樣的努力步伐恐怕

需要走得更快一些，就像台灣的文化部至今都還成立不了。李振明認

為，對於文化藝術發展的培植，不能只是很短視去計較現實的收入與

回饋部份，畢竟文化藝術發展的影響當是比較深遠而非立竿見影的。 
癡於生態，醉於創新 
    人言李振明不是能靠創作素材做歸類的畫家，原因在於他能從現

世的日常生活中取材、能從不斷的思索中構想，並從多方位的思考中

作畫。他是確確實實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日有所視、夜有所思、心

有所感，並以生命體現生活的畫家。他的畫，不但是當今台灣生態的

見證，也是人類世界未來需要共同面對的「災難」諫言。他藉畫筆闡

釋他「癡於生態」的心路歷程，也藉著作品說明他「醉於創新」的無



比信心，是值得尊敬的(黃朝湖，2007)。 


